「子女出櫃，父母入櫃」閱讀資料
讓同志孩子成為幸運的那位
「開學的時候，常有一票學生來到學務處，女生想要申請穿長褲、可以不要穿裙子，男生想要申請穿裙子上學。」
「每次便服日，總有男學生問說他們能不能穿女裝，希望能穿較自在的衣服。」
「越來越多導師和輔導老師接到家長的電話，說他們的孩子是同志，希望要我們老師幫忙矯正輔導，讓我們好為難。」
「學校的教官上學期看到兩個女學生，在學校裡有比較親暱的動作，很快就記她們各一支大過，並告誡她們：『張國榮就是這樣子死的』。」
最近有幸到一所職校對教師演講，她們希望能聽到如何與「家長」談孩子是同志的問題，無論是愛上同性，還是服裝的問題。究竟要如何與家長談同志呢？
在安頓家長之前，教師得先安頓好自己。我建議老師自己要先想一想，整理一下自己，讓自己體會一下家長的感受，再來與家長談會比較好，才不會一下子急著給出不適當的建議。如果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，知道怎麼面對、接受、處理，才有可能知道如何協助家長。
想像一下，如果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是同志？自己會是什麼反應？這些反應或回應，會是對方需要的嗎？或是帶來更多的困擾？如果最要好的朋友告訴我，她／他的孩子是同志，我會說些什麼？而不是造成對方的壓力？
接下來，想像如果自己的孩子是同志跟自己出櫃，或是有天自己發現他有可能是同志，或原本沒有孩子的人，想像自己有孩子，而他是同志，自己會怎麼做？經歷哪些情緒歷程？會有哪些想法？自己對自己的期待是什麼？面對哪些身邊的壓力？會用什麼樣的態度、方式與孩子溝通？
家長知道孩子是同志的反應，每個人都很不一樣，有的是錯愕、驚訝、生氣、憤怒、難過、悲傷，甚至自責，一時難以接受。這個時候，我們需要同理家長的情緒，讓他知道我們了解他的難過、自責，孩子非異性戀並不在自己的想像之內。但也有家長的反應是：「我早就知道了，我一直等他什麼時候來跟我出櫃，孩子是我生的，我怎麼會不了解。」
就算現在孩子其實一切也都好好的，卻可能責怪學校：「怎麼之前都好好的，到這間學校之後變這樣了？」想知道這一切是什麼時候發生的？想知道：「我的孩子這樣子，是先天還是後天的？」我很喜歡一位同志父親對於這個問題的回應：「無論先天或是後天，都是自然的」。先天後天不重要，重點是這個孩子現在就是同志，是我們的孩子，沒有正不正常的問題，只有我們如何面對這件事實的問題。
很多出櫃順利的同志孩子，獲得家長的接納，常常會說：「我真的很幸運、很幸福，因為我的爸媽支持我」。我們會想要讓我們的孩子，成為那個「幸運、幸福」的孩子，或是「不幸」的孩子？
如果我們的孩子，身為同志，她／他很快樂、有自信，在學校有友善的老師，身邊有友善的同儕，在職場有友善的同事，我們想要成為怎麼樣的家長？讓他不想回家？或是回家了也能自在談談關於自己的感情生活，而不是對外人都可以談，而對家人無法談？



一起面對孩子是同志的事實
正所謂「孩子出櫃，家長入櫃」，當同志子女跟家長出櫃之後，無論是什麼戀，還是跨性別，家長難免會有一些情緒，也許是難過、自責，甚至會有很多的擔心。
家長會想，我的孩子我會不了解嗎？怎麼他是同志我都不知道？我是不是不夠關心我的孩子？我是不是照顧不好我的孩子？怎麼不知道他一直都這麼辛苦？如果我早一點知道會不會比較好？是不是我不夠好？是不是我和配偶的關係不夠好？是不是這些原因才讓她／他今日成為同志？還是懷孕的時候，犯了一些禁忌？吃錯了東西？
這些想法都很正常，都意味著社會默默期待著家庭照顧者，要「教養孩子成為異性戀」，如果一旦孩子不是異性戀，似乎意味著「家長的失職」？此時我們最需要關心家長的是，讓家長知道：「妳／你沒有錯，真的沒有錯，也不是孩子的問題」，只是現況如此，我們就去面對與接受吧！多多聽聽孩子這段時間是怎麼過的？孩子的想法是什麼？未來的日子，我們可以一起繼續做些什麼？
每位家長接受孩子同志的時間並不相同，有的人一兩天就接受了，有的人花了幾週，有的人花了幾年，當然，也有人一直都不接受。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孩子是不是同志，孩子自己也無法選擇自己是否為同志，就像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父母一樣。但我們可以選擇，未來要不要一起面對外來的壓力與不理解，要不要一起陪伴彼此。
當家長開始接受孩子是同志，便會繼續思考一些現實的問題，無論是學校或職涯的問題。我的孩子以後會怎麼樣？他／她會不會被欺負？或是當我的孩子在學校已經被欺負了？學校會支持、保護我的孩子嗎？老師會有差別待遇嗎？老師是不是能不再漠視霸凌的問題、營造一個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呢？我的孩子以後會不會沒有工作？工作的時候會不會被歧視？他有沒有自己同志支持的資源與人脈呢？
教育現場的基層教育需要肩負起建設多元性別友善校園的責任，才能讓同志學生免於傷害，長期推動尊重同志、對多元性別友善的教育宣導，認真處理、終止霸凌問題，家長才能真的放心把孩子交給學校。學校的親師座談也可以安排同志教育的講座，讓家長有面對子女可能是同志的準備。而工作的部分，現在有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不同性別、性傾向的工作權，現在成年的這些同志也都在職場中工作得好好的，家長也不需要太擔心，終究專業能力表現與工作態度才是職涯發展的關鍵。
家長也會煩惱，孩子能否傳宗接代或到國外結婚等問題？現在要人工生殖，同志要有孩子很容易，不會比不孕症的夫妻困難，國內也可以透過單身領養子女，或透過過繼、親友領養的方式，直接到法院公證。的確有些同志會到國外結婚，但不如與孩子們一起促進國內婚姻平等、促進伴侶與家庭權益平等。
同志子女渴望家長的支持，在許多研究訪談中，同志子女都談到：「我們很想要跟父母出櫃，但父母不能支持與接納，別人怎麼歧視我、欺負我沒有關係，我真的很想要有爸爸媽媽的支持，有他們的支持，我就能好好的活下去。」當孩子告訴你，他是同性戀，做父母的只有接受，一起面對，才不會讓自己和孩子都辛苦。



出不出櫃重要嗎？
一位同志問我：「出櫃有這麼重要嗎？一定要出櫃嗎？」從個人層面來說，得看是誰要出櫃？對誰出櫃？
有的同志從小就在同志友善的家庭長大，家裡知道自己是同志，手足知道自己是同志，接納、接受，並且能一起討論；有的同志從不避諱談自己喜歡同性的事，因此，學校、職場的朋友大都知道他是同志的事，只要想知道的人都知道。「出不出櫃」不見得會對這些同志有什麼影響，因為有「足夠的支持、資源」，讓這些同志不容易覺得受傷。
但對於從小就生活在避談同志的社區，忽視同志的社區，或在傳達同志「不自然、髒、傳播疾病、性別錯亂、不被祝福……」等污名化、負向標籤的環境中長大，這些同志恐怕一點也不覺得出櫃是什麼開心的事，「出不出櫃」顯然對個人的影響比較大，因為有可以因為出櫃而受傷。
一個平常對大家友善、親和、樂觀的人，跟身邊的人出櫃，相較於一個平常容易得罪人、易怒、自卑、悲觀的人，跟身邊的人出櫃，會是相同的結果嗎？會覺得「他是同志沒什麼」？或是「他喜歡同性」也變成一個負向的標籤？
再者，向誰出櫃也是個問題，如果向一個人出櫃後，可能被歧視、取笑、霸凌，甚至失去上學、參與活動、工作的機會，恐怕不一定讓人願意出櫃。但如果是大家平常就對同志很友善，同志「出不出櫃」好像也沒這麼重要？簡言之，社會環境對同志越不友善，「出不出櫃」會是越重要的議題。
對朋友出櫃、對超級好朋友出櫃的議題會相同嗎？對同學、師長、同事、長官出櫃面臨的情況會相同嗎？對子女、伴侶配偶、家長出櫃面臨的感受會相同嗎？恐怕面對不同的對象，有不同出櫃的議題與重要性。有些人覺得這輩子一定要跟家長出櫃，但也有人選擇讓老人家不知道就算了。
從社會的層面來說，出不出櫃則明顯地「重要」。前幾天，NBA首位同志球星Jason Collins出櫃了，終於打破籃壇「不可說的秘密」，同志身份在籃球運動中變得「可以談」、「可以說」、「可以討論」的，因此他的出櫃顯然很重要。前陣子港星公開發表「撐同志、反歧視」的聲明，同志藝人向公眾出櫃公開自己的身份，或表達對同志的支持。在公開的同志名人出櫃之前，許多同志是感到孤單的、不被理解、不被看見的。越來越多人願意公開自己的同志身份，或越來越多人表達對同志的友善，恐同的聲音才會越來越謹慎、越來越微弱，不會覺得「恐同」是那麼理所當然，而至少可以政治正確地表達。
甚至有一位同志朋友告訴我，他希望「同志能有自在告訴別人自己性傾向的權利」，不用擔心別人幫我出櫃，也不用擔心會幫別人出櫃而不自在，櫃子仍在的一天，正意味著社會對同志依然恐懼、不友善。在社會真正對同志友善的這天來臨之前，「出櫃」恐怕一直都會是個重要的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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